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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夜幕降临，城市的喧嚣渐
渐沉寂，而我的思绪却如同夜空中
闪烁的星星，愈发明亮。晚睡，对我
而言，是一种习惯，一种生活的节
奏，一种与自己对话的方式，一种心
灵净化的空间。

晚睡让我有机会在星光下漫
步，即使是在城市中，也能在高楼的
缝隙中找到星星的踪迹，但更向往
在北方坐在小院里毫不费劲就能头
顶满天星，我想象自己是一个探险
者，在夜空的地图上寻找着属于自
己的星座。每一颗星星都是一个故
事，一个梦想，一个希望。晚睡，我
的思绪如同流水，自由地流转。我
会思考人生的意义，梦想的追求，以
及未来的规划。这些思绪，有时候
像是一道光，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
有时候又像是一阵风，吹散了我心
中的迷雾。

每当夜幕降临，我便开始了自
己的晚睡序曲。这是一种仪式，一
种从白日的喧嚣中抽离，慢慢步入

宁静夜晚的过程。我喜欢在这个时
候，泡一杯淡淡的茶，让茶香在空气
中弥漫，拿一本爱读的书，伴随书
香，进入了我夜晚的沉思。晚睡的
夜晚，我总是喜欢有书的陪伴。书
页翻动的声音，是夜晚最美妙的音
乐。在文字的世界里，我可以旅行
到任何我想去的地方，体验不同的
生活，感受不同的情感，沉浸在书的
情感里，夜读如同一场心灵的洗礼，
让我在文字的海洋中遨游，体验着
作者笔下人物的喜怒哀乐。随着书
页的翻动，我仿佛穿越了时空，与书
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他们的
欢笑，让我的嘴角不自觉地上扬；他
们的悲伤，让我的眼眶湿润；他们的
愤怒，让我的心跳加速；他们的忧
愁，让我的眉头紧锁。这些情感，如
同潮水一般，一波接着一波，让我在
夜读中体验到了人生的丰富多彩。
书中的每一个观点，每一段对话，都
在我心中激起层层涟漪。我思考着
作者的意图，揣摩着人物的心理，与

书中的思想进行着激烈的碰撞。这
种碰撞，有时让我豁然开朗，有时又
让我陷入深深的沉思。夜读不仅是
情感的体验，更是灵感的源泉。书
中的某个情节，某段描写，甚至是一
个不经意的细节，都可能点燃我心
中的灵感火花。在夜深人静的时
刻，我与书中的人物进行着心灵的
对话。我试图理解他们的选择，感
受他们的挣扎，体会他们的决断。
这种对话，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
人性的复杂和多面，也让我对生活
有了更多的感悟。

随着夜读的深入，我的思绪开
始飘向远方，编织成一个个梦境。
在梦中，我与书中的人物相遇，与他
们共同经历冒险，分享快乐，分担痛
苦。这些梦境，虽然虚幻，却给我带
来了真实的体验和深刻的启示。当
书的最后一页轻轻合上，我知道，这
个夜晚的阅读之旅即将结束，有时
兴趣正浓，挑灯通宵，犹如一场狂欢
盛宴。我也喜欢在这样的夜晚，打

开一本书，或是拿起笔，记录下心中
的点滴。晚睡也是我创作的好时
光。在这个时候，我的思维最为活
跃，灵感最为丰富。我会拿起笔，记
录下那些突如其来的想法，或是创
作一首诗，一篇散文，让它们在夜的
静谧中诞生。文字，有时候比语言
更能表达情感，它们静静地躺在纸
上，等待着被发现，被理解。晚睡给
了我一个机会，去深入自己的心灵，
去探索那些在白天被忽略的角落。
晚睡，也是一种与自己对话的方
式。在这个时刻，我可以卸下所有
的伪装，面对真实的自己。有时候，
我会问自己一些问题，关于生活，关
于梦想，关于未来。这些问题，或
许没有答案，但它们让我更加了解
自己，更加明白自己想要什么。

夜 深 了 ，远 处 的 灯 火 渐 渐 稀
少，只剩下几盏孤独的路灯，还在
坚守着它们的岗位。它们发出的
光，虽然微弱，却足够照亮夜行者
的道路。我想每个人的生命中，都

需要这样一盏灯，无论是在迷茫时
指引方向，还是在孤独时给予温
暖。抬头望向星空，寻找那颗属于
我的星星。虽然它可能并不显眼，
但我知道，它在那里，静静地闪烁
着，就像我在这个宇宙中的存在。
晚睡的夜晚，让我有机会与自己的
心灵对话，让我有机会去感受自己
的存在。

夜更深了，四周一片寂静，蛙声
一片，时钟的滴答声在耳边回响。
我知道，是时候结束我的晚睡序曲
了。我会轻轻地对自己说一声晚
安，我闭上眼睛，回味着书中和作品
的情感，思考着其中的智慧，感受着
其中的力量。然后，带着满满的收
获和满足，我缓缓地进入梦乡，我知
道，不久之后，我将沉沉睡去，迎接
新的一天。但在这个晚睡的夜晚，
我的心灵得到了一次洗涤，我的思
想得到了一次升华。这，就是晚睡
随想曲，它属于我，也属于每一个在
夜晚寻找自我的人。

刚入秋天，风儿在刚刚退去的
炙夏中慢慢变得柔软，让人有一种
想户外走走的冲动，于是我带着有
点兴奋的心情圈定了一个好日子，
想着能再回惠东县多祝镇凤岗村
那片魂牵梦萦的土地，就激动得夜
不能寐。

这片土地之所以让我倍感亲
切，是因为我奶奶的故居就在凤岗
村。那是一个四合院，青砖白瓦，
屋檐龙凤雕花，印象最深的是一大
片青砖铺就的庭前小院，古朴而典
雅。我清楚地记得，逢年过节，特
别喜欢在小院里转悠，穿着新衣新
鞋敲击青砖的声音，脆脆的让人好
舒畅，气派得犹如一个大家闺秀，
集高贵典雅超凡脱俗于一身。这
个美好的画面一直深深地定格在
岁月的一角，让人难忘。我也由此
想象当年亭亭玉立的奶奶，在这个
古雅雕花的深院中，是如何娇羞地
等着我的爷爷到来。

这一次前往，我邀上了姐姐，
这样可以唤起更多的记忆。

看，凤岗村的渡口到了。村前
有一条江，江水声不绝于耳。也许
正是有了水路上的便利，才大大提
高了凤岗村与外界的交流速度。
渡口，是凤岗村人求生的一个驿
站，也是通往大都市的一个驿站。
那百年古渡前的大榕树，我曾攀爬
过；那些大石头，我曾坐在上面戏
水呢！我欢呼着，百感交集。可是
待近前一看，石头已布满了青苔，
难以坐下；大树已长得更粗大，我
已经抱不过来了！早些年，渡口热
闹非凡，从渡轮上下来的商客熙熙
攘攘，这里的繁华景象，绝对不亚
于现在大都市里的一些卖场。我
闭上眼睛，让时光倒流，我仿佛看
见那些农妇一边说笑一边在石板
上敲打衣物，小孩子则三五成群在
河边戏水，还有农人来河边挑水的
身影也一一展现。待睁开眼睛，这
美好一切已不复存在。我不得不
感叹时光的变迁，而今的渡口，以
一颗静默的心包容着人间百态世
事无常，承载着阴晴圆缺悲欢离
合；它心里清楚，自己已完成了使
命，可以放下心安静地休息了。

凤岗村大部分的人现在都搬
迁到城市里居住，据当地老人说，
只有在每年的祭祖时节，才会涌回
一拨拨认祖归宗的游子，渡口才会
短暂再现昔日的热闹。

而今的凤岗村，更添几分神秘
和古雅。村口处有一座小桥，小桥
流水悠悠，黄叶如花飘落，很是温
馨雅致。小桥边有一棵二百年历
史的菠萝蜜树，树上居然果实累

累，我真想跳上去摘下一颗，送给
我亲密的爱人，想必品尝起来是别
有一番风味吧。

经过小桥右侧铺满树叶的石
板路，拾级而上，就能看到一棵一
百三十年树龄的古榕树，枝繁叶
茂，迎风吹拂。树下有乘凉的老人
和孩子，他们远眺着河滩畔的芳草
地和远山下的西枝江，一派悠然，
仿若隐居世外桃源的仙翁和道童。

榕树边是百年香火不断的洪
圣宫，门两旁有对联：洪恩浩荡千
古，圣泽雍熙万年。它占地面积不
大，却保持完好，干净明畅，俨然是
一位凤岗村的保护神，守护着这块
风水宝地。

再往前走去，跨过一条古巷，
有一棵上百年的芒果树，树上也居
然挂满果子，想必凤岗村的好风好
水才能滋养出这样的好果实。芒
果树下有几只鹅，丰润肥大,鹅儿
嘎嘎地叫，我好像听见她们在私
语：看，又来两个姑娘。

是的，我来了，我们来了。吹
着这悠悠的古风，一步一个依恋，
流连于这温馨甜润的气息里。看
那路边小草依然青绿如故，老树昏
鸦，寂静的竹影，空灵的虫鸣，宁静
中略显萧条。落寞的景象已经看
不到从前的喧嚣。我们信马由缰，
穿田过舍，在静默中感受时代的变
迁。

最让我们心心念念的是奶奶
的四合院，我推开旧木门，心里颤
抖了一下。虽然青砖缝隙杂草丛
生，院落一片凋敝，但童年的那些
无忧无虑日子仿佛又穿越回来，我
似乎看见最疼爱我的舅公笑意盈
盈地递给我刚煮好的毛豆，奶奶正
在调制蛋羹准备为我和姐姐煎鸡
蛋呢。用手轻轻触摸那些石头和
古旧的墙门石礅，我从来没有过像
这一刻那么强烈地想把童年牢牢
拽住，因为在我并不多彩的童年
里，我曾这么有幸近距离地接触过
这个美妙的小院，这个充满神奇色
彩的古村落，这是我一生的画页中
最生动的水彩画。

走出小院，沿着旧时的小路前
行，一路的小黄花和杂草丛生的田
野，已见证了时代的更迭。路上人
影稀疏，有几丝荒凉。随着高科技
的发展，那种烈日下脸朝黄土背朝
天的劳作已不复存在，现代工业化
早已代替了大部分手工业。

极目望去，一条江河横于面
前。凤岗村依山而立，傍水而居，
她静卧于西枝江畔，看时光的流
逝，看华年的匆匆，哗哗的水声永
远在低吟：你来你去，我还在这

里。她像一个深情温婉的女子凝
视着过往的人群，一如既往地展现
似水柔情。她以静默的姿态，静观
时代的变化历史的变迁，用博大的
胸怀，迎接回归的游子，那种宽容，
那份悠然，犹如一首滔滔江水海纳
百川的千古绝唱。

凤岗村是一片富饶的土地，这
里气候温和，地势平坦，土质温润，
她缠绕江岸，是宜耕宜种宜商的肥
沃之地。

凤岗村原属增光镇，前几年增
光撤镇后并入多祝镇。早些年，年
幼无知的我因为不知道凤岗村深
厚的文化背景，所以竟错过了许多
挖掘她的机会。如今年岁渐长大，
特别迷恋古屋，这才突然想起奶奶
的凤岗村，原来凤岗村是我童年最
美的记忆。

追根溯源，兴许我身上的古典
气息跟奶奶有关、跟古村落有关
呢。

这一个迟来的发现啊，让我惊
叹不已。而今故地重游，既陌生而
又熟悉。我重新审视着这百年古
村，温新思故，激动的心跳跃依然。

凤岗村沿山而建的民宅，与错
落有致、光滑锃亮的石板路、鬼斧
神工的巨石和百年古榕树朝夕相
辉映，整个古村落景色优美、清幽
古朴。古民居、古家具保存完好，
是具有一定岭南民居代表风格和
地方特色民俗文化底蕴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古村落。透过祠堂里
那些精美雅致的窗口，我似乎听到
已经远去繁华喧闹的历史回音。

我恍然明白，我们的生活，原
来是踩着前人早已铺好的路才走
得那么顺畅，原来前人经历的磨
难，就是为了创造我们幸福而美好
的今天。

凤岗村分为两姓，一姓尹，一
姓吕。我们首先来的是吕氏这一
边，吕姓出了一个会元第（清）、一
个两广督都（清）、一个海军司令
（民国）。其中最脍炙人口的是历
史名人吕龙光。在吕氏宗祠门上
悬挂着一块“会元第”牌匾，祠堂前
面还有几座大型旗杆石座，旗杆周
围杂草丛生，使我在敬仰的同时又
有一丝感慨。

“会元第”三字原本是道光皇
帝御笔，现在挂的这块牌匾是仿
造的。据《惠州名人》记载：吕龙
光，字慕津，清代归善县多祝（今
惠东县多祝镇凤岗村）人，少负隽
才，博通经史，下笔千言，道光二
年（1822年）考得进士第一名。历任
四川永宁、峨嵋知县。

道光八年（1828 年）和二十九

年（1849年）两充四川同考官，赏拔
悉当。吕龙光在吕氏家族里身居
高位，他的事迹总是被村民津津乐
道。据说，吕龙光性格直爽，为官
清廉，刚正不阿，痛恨阿谀奉承，这
与当时“花钱买官做，做官发大财”
大行其道的官场积弊格格不入。
吕龙光初入官场便得罪了当朝权
贵，虽少负隽才，但只被派发到当
时较为偏僻的永宁、峨嵋两地，始
终做知县。尽管如此，吕龙光仍为
当地百姓做了许多实事。吕龙光
的清正廉明是族人的骄傲。凤岗
村人非常崇拜这位远在他乡的知
县，把他那种好学上进、刚正不阿
的精神视为“龙光精神”代代相传。

“绿豆初生合掌求雨露，禾黄
米熟伏地谢苍穹。”是吕龙光为村
里的醮会撰写的楹联。我被震撼
住了。看似轻轻巧巧的一点墨香，
却重若千斤，字字珠玑，一笔一画,
关乎民生关乎民意，把众生的所有
希望，表达得淋漓尽致。

仰视那画龙雕凤的四壁，眼到
之处，龙凤图腾在瞬间幻变，千军
万马在我面前喷薄而出。恍惚间，
神人吕龙光好像驰马向我奔来，而
我跃然而上，策马跟随。

直到姐姐拍了拍我的脸，我眨
眨眼，才从历史的长河中又回到了
现实。

尹氏家族这边的祠堂更宏伟
壮观一些，精致而巧妙，宫廷式结
构，气派斐然。尹氏祠堂三间联
排，石头垒砌的墙壁完好，稳固而
坚牢，一点都没有破败的迹象。三
间当中荣庆尹公祠最为抢眼，想必
是到了荣庆这一代，在尹氏家族中
最为繁荣昌盛。尹氏祠堂前的功
名碑上显示，尹家在清朝出过两个
举人，门前旗杆几座。旗杆驻地千
尺举天而立，气势直冲云霄，紫气
升腾。按正常推理，这当中的两个
举人至少有一个是出在荣庆家族。

我奶奶也是尹姓家族中的一
员呢，突然倍感荣光，心里激动不
已。

转眼夕阳西下，绚丽的晚霞洒
满了天空。放眼望去，远处有一两
个放牛的牧童，榕树下有悠闲踱步
的白须老翁，以及嘎嘎叫着的鸡鸭
鹅们，还有我和姐姐，极美的画
面。凤岗村如同一首经典老歌，虽
然一时被时代流行曲所冲淡，但当
我们今天重新吟唱时，就会再次被
其优美的旋律所陶醉，每一个音符
都深入骨髓，永难忘却，因为这是
我们的根！不要问我到哪里去，我
的根在这片土地；不要问我到哪里
去，这儿满满都是我的回忆。

（接上期）赛诗会过后，何宋两家加
快进程，浩天和灵燕喜结连理。婚后，
夫妻二人举案齐眉，恩爱有加，一年后
又添了一个儿子，更是喜上加喜。

何浩天还是当他的塾师。宋灵燕
相夫教子，一家人的小日子过得其乐融
融。

何浩天虽然只是一名私塾先生，但
见多识广，处事果决，多谋善断，一直是
何氏家族和街坊邻居心目中的“诸葛先
生”，大事小情都喜欢请他拿个主意。
因此，当冯管家提出请浩天来议一议
时，何云彰自然是十分赞成的。

时间不长，何浩天就与冯管家来到
东江商行。

浩天向何云彰拱手施礼，道：“三伯
父在上，急忙唤晚辈前来，不知有何教
诲?”

何云彰道：“贤侄请坐。伯父遇到
一桩疑难之事，请你来商量商量。”

有伙计送上茶来。叔侄二人喝着
茶，何云彰把最近发生的事和盘托出。

浩天听后深思一番，说：“伯父，侄
儿感到您与李彪的误会必须尽快消除，
否则，积怨下去，轻则货物还可能再次
遭劫，重则还可能有性命之虞！”

何云彰说：“谁说不是呢，这李彪扬
言要取我的项上人头，这几日我愁得夜
夜难眠，茶饭不思，苦啊！”

浩天道：“伯父莫忧。那李彪也是
人，况且你们之间纯属误会，我相信
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把这误会消
除。”

何云彰摇头叹气：“浩天啊，这误
会实在是太深了，这李彪可不是轻易
能说动的！此人脾气暴戾，杀人如
麻，只怕是一言不合，不仅前嫌未释，
反而丢了性命，我是胆战心惊啊！”

浩天道：“李彪是东江会党，平素还
讲一个义字。理不说不通，道不讲不
明。我要亲自到博罗走一趟，我相信，
是能够与李彪冰释前嫌的。”

何云彰闻言大惊：“浩天，此事非同
小可，你不能拿性命去冒险！”

何浩天说：“伯父，您放心！只要李
彪还有良知，还明事理，我一定会说服
他。为了表示诚意，不仅我去，您也要
去。不过您先不要露面，待我把事情处
理得七七八八了，您再现身，此时已经
柳暗花明了。”

何云彰还是不大放心，嗫嚅道：“这
……这……”

何浩天笑道：“伯父，侄儿再给您吃
个定心丸吧！李彪何许人也，他是东江
会党洪门老大，当年他才十几岁，就追
随翟火姑起事，失败后才返回博罗
的。而我的父亲是谁，翟火姑义军之
平南王何亚黄。李彪与先父他们本是
一支队伍，一家人。他要知道我是何
亚黄的儿子，您又是何氏族人、我的三
伯，他还不会收敛些，顾及一下昔日情
分吗?”

何云彰闻听此言，这才抚掌笑曰：
“嗯，你这一说，我这悬着的心算是放下
一些了。好，伯父就随你，闯一下李彪
的龙潭虎穴吧！”

第七章
闯虎穴塾师放胆
消芥蒂宾主言欢

清光绪七年（1881 年）十月中旬的
一天上午，一艘篷船从惠城包公巷码头
启航，顺江而下，行至博罗水域，在一个
小码头停下了。

这船上除了船工，乘客只有两人，
一位是惠城水东街东江商行大掌柜何
云彰，另一位是私塾先生何浩天。

船工拴稳船，放下跳板。何云彰叔
侄二人下船上岸，行至几里路，到一个
十字路口，见路边搭一凉棚，几个乡民
在那里叫卖香蕉、菠萝，还有卖凉茶的。

何浩天让三伯在凉棚下坐了，说：
“三伯父，您在这里歇息，喝点凉茶，我
就进山去，事情差不多了，我就会来找
您。”

何云彰道：“好吧，我就等着。不
过，你可千万要多加小心！”

浩天笑笑：“放心吧，没事的！”
何浩天找了一名本地村民，给了他

一把铜钱，请他带路到山里洪门大爷李
彪的山寨去。

话说那天上午，在博罗苏村至马嘶
的大山里，天地会洪门大爷李彪正在寨
子内与众兄弟习拳练功，一名巡哨的兄
弟来到寨院，告诉李彪，说有一名远客
前来拜访。

李彪沉思一下，问：“那位来客是什
么人?来此何事?后面有其他人跟来
吗？”

那名兄弟回答：“来人自称是一名
私塾先生，说是找大爷有要事相商。我
仔细看了，他手无寸铁，亦没有其他人
跟随。”

李彪又问：“此人以前来过吗？”
巡哨兄弟摇一摇头，说：“从未见

过。”
李彪再问：“人在哪里？”
该兄弟说：“还在寨门口等候。”
李彪说：“嗯，把他带到聚义厅来。”

“是！”巡哨兄弟答应一声，去了。
巡哨兄弟离去后，李彪进后院洗了

一把脸，擦擦身子，换了一身干净衣服，
便慢吞吞地去了聚义厅。

何浩天已经先到了，他平静地站在
厅内一隅，看着李彪从外面慢慢踱来。

何浩天看那李彪，见他已届不惑之
年，穿了套藏青色对襟衫裤，一根辫子
盘在头上，脚蹬一双粗麻鞋；浓眉方脸，
虎背熊腰，显得孔武有力，眉宇间透出
一股江湖豪气。 （待续）

博罗石湖村，是一个有着
几百年历史的古村落，张姓客
家人，一代代在这里繁衍生
息。

这张家的祖先叫张七满，
后代子孙都称他七满公。当年
从杨村水华寨迁来柏塘，起屋
的时候，请来一个有名的师
傅，师傅带着一个机灵的小徒
弟。

每天，张家杀鸡宰鹅，好酒
好菜招待师徒俩，很是殷勤。

鸡鸭鹅肉很好吃，却总是
没有肝脏。

这师傅偏偏爱吃肝脏，特
别是鸡肝。

酒菜里，一次两次没鸡肝，
师傅还只是心里犯嘀咕，但
是，一直到屋梁竖起，还没有
吃到鸡肝，师傅就由嘀咕变成
生气了：主人家肯定也好这一
口，所以一片也不让给我吃，
主人家真是太小气了！

师傅那个气啊，实在难以
平复。

这天，要竖门了，竖高大的
石门，师傅耍了一个平常不用
的鬼把戏。

偷偷地，他用黄纸做成一
个小小的戽斗，再悄悄将戽斗
安放在石门上方。戽斗的开口
朝向门外：你不给我吃鸡肝，
那我就让你的家财像戽斗泼水
一样，只出不进往外流！

屋子建好了，工钱结算了，
谢师宴也摆了，师徒俩，要启
程回家了。

临行的时候，师傅没想到
的是，主人张七满千恩万谢，
又奉上丰厚的礼物。其中一个
特别大的包裹，包得严严实实
的。

师徒俩挑着工具，担着礼
品，走啊走。师傅心里有愧，
一路唉声叹气的。徒弟也一言
不发，悄无声息地跟在后面。

走了好几里路，师傅不走
了，招呼徒弟坐下。徒弟小心
翼翼地问：“师傅，怎么了？”

师傅问：“主人待我们怎样
啊？”

“很好呀！每天好酒好菜
地招待，比哪里都好呢！”

“可是，他们从来不给我吃
鸡肝，他们不知道吗？”

“是啊。可他们为什么又
打发我们这么多东西呢？”

徒弟又央求师傅，想看一
看，张七满到底给师傅带了什
么礼物。

那严严实实的包裹被打开
了，里面全是鸡肝鸭肝鹅肝。
好好地晒干了，香气扑鼻。

师傅惊呆了。喃喃地说：
“没想到他们待我这么好，知
道我喜欢吃肝，全给我留下了
……”

师傅伤心了：“怎么办啊，
我造了孽呀！”

徒弟连忙问师傅怎么了。
师傅于是把为了报复主人、用
黄纸做成戽斗的事情，一一告
诉了徒弟。接着说道：“我们
回去吧！”

徒弟却狡黠地笑了：“师
傅，您不用担心。我都给您弄
好了！”

原来，徒弟一直感激主人
的盛情款待，也把师傅那套把
戏都看到了眼里。趁着师傅不
注意，他把戽斗的开口转向屋
里。

他想让好心的主人家多多
聚财敛福呢！

几百年过去了，这张姓人
家丁财两旺，形成了大村落；
一代一代张姓子孙，都感激着
聪明善良的小徒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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